
 

 

七十九 

 

我有个朋友来说，也是这冬天，下了场雪，他劳改的那时候。他望着我窗外的雪景，细眯

起眼睛，像是雪光反射太强，又像是沉浸在他的回忆里。 

有一个大地座标，他说，就在这劳改农场里，总有，他仰头望了望窗外不远处的一座高楼，

目测了一下，少说有五六十米高吧，不会比那楼矮。一大群乌鸦围着尖顶飞来飞去，来了又

去了，去了又来，转个不歇，还呱呱直叫。农场的队长，管这一帮劳改犯的，是朝鲜战场下

来的老兵，立过二等战功，负过伤，一只腿长，一只腿短，走路一瘸一拐。不晓得到了什么

楣，官到连长就没再上得去，打发到农场来管这些犯人，成天骂骂咧咧。 

妈的个  ，什么  名堂?搞得老子都困不着觉?他一口苏北话，披着件军大衣，围绕座标转

了一圈。 

爬上去看看!他命令我。我只好把棉袄脱了，爬呗。上到半截子，风大，腿肚子哆嗦，再朝

下一看，这腿简直不行，抖个不停。正是闹灾荒年分，周围农村都有饿死的。这劳改农场倒

好，种的山芋和花生，队长扣下了一部分，仓库里堆着，没都上交。大家口粮定量还能保证，

人就是有些浮肿，也还能出工。可要爬高，高虚得不行。 

队长!我只好朝下喊。 

叫你看看顶上有什么东西?他也在底下叫。 

我抬头瞅。 

尖顶上好像挂了个布包!我说。眼睛也冒金星了，我只好朝下喊。 

爬不上去啦! 

爬不上去就换人!他粗归粗，人倒不坏。 

我下来了。 

把偷给我找来!他说。 

偷也是个劳改犯，十七、十八岁的小鬼，在公共汽车上扒人钱包给抓来的，偷就成了他的

代号。 

我把偷找来了，这小鬼昂头瞅着，不肯上去。队长发火了。 

又没叫你去死? 

偷说他怕跌下来。 

队长下命令给他根绳子，又说，再爬不上去，就扣他三天口粮!这偷才腰间系了根绳子，上

去了。底下望着的都替他捏把汗。他爬到还剩三分之一的地方，上一格，在铁架上扎一回绳

子，总算到了顶。成群的乌鸦还围着他盘旋。他挥手赶着乌鸦，从上面悠悠飞下来一个麻袋。

大家过去一看，叫乌鸦啄得满是孔眼的麻袋里竟半口袋的花生! 

妈的个  !队长骂开了。 

集合! 



又吹哨子。好，全体集合。他开始训话。问哪一个干的? 

没一个敢吭气的。 

它总不会自己飞上去吧?我还当是死人肉呢? 

也都忍住，没一个敢笑。 

不交代出来，全体停伙! 

这大家都慌了，互相瞅着，可大家心里明白，除了偷谁能爬上去?眼光自然都落到他身上。

这小子低头，受不住，蹲了下去，承认是他夜里偷偷搁上去的，说，他怕饿死。 

用绳子没有?队长问。 

没用。 

那你刚才还装什么洋蒜?就罚他妈的王八蛋一天不吃饭!队长宣布。 

众人都欢呼起来。 

偷儿放声哭了。 

队长一瘸一瘸走了 

我还有个朋友，说他有件非常要紧的事，要同我商量。 

我说行，说吧。 

他说这事说来话长。 

我该长话短说。 

他说再简短也得从头讲起。 

那你就讲吧，我说。 

他问我知道不知满清的某位皇帝的御前侍卫，他对我说了这皇帝的圣名和年号，以及这位

侍卫长官的姓氏大名，说他就是这当年的显贵直系七世长孙。这我完全相信，并不惊奇，他

那位先人是历史罪人或皇上的功臣，同他如今也不会有多大的牵连。 

可他说不，这关系很大。文物局，博物馆，资料档案馆，政协和骨董店的都来找过他，反

复动员，弄得他烦恼不堪。 

我问他莫非手上保存了一两件什么珍贵文物? 

他说你还说少了? 

价值连城?我问。 

连城不连城他不知道，总归是无法估量，别说百万，千万，几个亿都不见得打得住。他说

那不是一件两件，从殷商以来的青铜礼器，玉壁，到战国的宝剑，更别说历代的珍希古玩，

金石字画，整整一个博物馆，早年刻印的线装的藏品目录就足足四册。这上善本图书馆里可

以查到，要知道是从他七世祖起一辈辈累集，直到同治年间，二百年来的收藏! 

我说这传出去当然不妙，我开始担心他的安全。 

他说他安全没问题，主要是他再也不得清静，连他们家中，他们是个大家庭，他祖父，父

亲，叔伯各房的亲戚都接连来找他，吵个不歇，他头都大了。 

都想来瓜分? 

他说没什么可瓜分的，那十几万册古籍，金银，瓷器和别的家当从太平天国到日本人到各



派军阀就不知烧过抢过多少回，之后从他祖父，他父母手上又不知上交，变卖，抄家过多少

次，他现在手上一个件文物也没有。 

那还争什么呢?我有些不解。 

所以这事还得从头谈起，他说，十分苦恼的样子。你知道玉屏金匮楼吗?这打个比方，他当

然说了这藏古籍珍宝的楼的名字，史书，地方志和他祖上的家谱里都有这楼名的记载，如今

他南方老家文物的部门人都知道，说是太平军进城放火的时候，基本上已是一座空楼，大部

分古籍风声一紧先已运到他们家的田庄去了，至于目录上的这批珍宝，后辈家人中一直传说，

都偷偷窖藏起来了。他父亲去年病故之前才告诉他，确实埋在他家故宅的什么地方。准备的

地点他父亲也不知道，只说他祖父传下的他曾祖的一本诗文手迹里有一张墨线勾画的故居庭

院的全景，庭台楼阁，花园假山，错落有致，画的右上角写了四句偈语，便暗示的这批宝藏

埋的位置。可这本诗文集子叫红卫兵抄家时一并席卷而去，之后平反也查无下落。那四句偈

语老头倒还背得，又凭记忆给他画了个故居祖宅的草图。他默记在心里，今年初去旧址实地

察看守，不过如今那一片废墟已盖上了好些楼房，有机关的办公楼，也有居民的住宅。 

这还有什么可说的，都埋到楼底下去了，我说。 

他说不，如果在楼底下，盖楼挖地基早就寻出来了，特别是现在盖的楼房，那么多地下管

道要安装，地基都挖得很深。他找建筑工程队了解过，他们修建时没有发现什么出土文物。

他说他潜心研究过那四句偈语，加上对地形的观察分析，八九不离十，他能把这位置确定下

来，差不多在两幢楼之间一块绿化了的地方。 

你打算怎么办?把它挖出来?我问他。 

他说这就是他要同我商量的。 

我问他是不是等钱用? 

他并不看着我，望着窗外雪地几棵的光秃的小树。 

怎么说呢?就我和我老婆的工资，养一个儿子，刚够吃饭，别想再有什么开销，可我总不能

把祖宗这样卖了。他们当然会给我一笔奖金，一个零头的零头。 

我说还会发一条消息，某某的七世孙某某捐献文物受奖的新闻。 

他苦笑了笑，说，为分这一笔奖那一大帮远近叔伯亲属还不得同他打破头?冲这也犯不上。

他主要想这对国家倒是一笔财富。 

出土文物挖的难道还少了?就富了?我反问他。 

是这话，他点点头，说是他又一想，要是他那天得个急病，再不，碰上个车祸死了，就鬼

都不知道了。 

那把这几句偈语传给你儿子好了，我建议道。 

他说他不是没想过，可他儿子长大要是不成器再卖了呢?他自问自。 

你不会先关照他?我插了一句。 

儿子还小呢，让他安心念书吧，说别叫他儿子将来再像他这样为这屁事弄得神经衰弱，他

断然否决了。 

那就留点东西叫后人考古的也有事做。我还能说什么呢? 



他想了想，巴掌在腿上一拍，得，就照你说的办，由它埋着吧!他这才起身走了。 

又有朋友来，穿件崭新的雪花呢大衣，脚上是一双光亮的三截头缕花镶边的黑皮鞋，像出

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干部。 

他一边脱大衣，一边大声说，他做买卖发了财!今日之他已非昨日之他。大衣脱去，里面是

一身笔挺的西装，硬领衬衫上还打了一条红花领带，又像是驻外公司的代表。 

我说这天气你穿这点在外面跑也真不怕冷。 

他说他不挤公共汽车了，叫出租车来的，他这回住北京饭店!你不相信怎么的?这种高级宾

馆不能只外国人住!他甩出带铜球的铸有英文字样的钥匙串。 

我告诉他这钥匙出门应该交给旅馆服务台。 

过去穷惯了，钥匙才总带在身上，他自我解嘲。然后便环顾这房间。 

你怎么就住这么间房?你猜猜我现在住几间? 

我说我猜不着。 

三室一厅，在你们北京也够个司局长的规格! 

我看着他刮得青青的腮帮子泛出红光，不像我外出结识他时那干瘦邋遢的样子。 

你怎么也没个彩电?他问。 

我告诉他我不看电视。 

不看也做个摆设，我家里就两台，客厅和我女儿房里各一架。我女儿和她妈各人看各人的

节目。你要不要来一架?我马上陪你到百货大楼去拉一台来!我是说真的。他睁大眼睛望着我。 

你怕是钱烧得慌?我说。 

做买卖嘛，当官的我都送，他们就吃这个，你不要他们批计划给指标吗?不送礼上门也没有。

可你是我朋友!你缺不缺钱花?一万以内都包在我身上，没有问题。 

你别犯法，我警告他。 

犯法?我无非送点礼，犯法的不是我，该抓的是大头! 

大头也抓了，我说。 

这你当然比我清楚，你在首都，什么不知道!我告诉你吧，抓我也没那么容易，我该交的税

都交，县太爷，地区商业局长，我现在都是他们家的座上之客。我不是当城关镇小学教员的

那阵子啦，那时候，为了从乡里调进这城关，我一年里少说四个月的工资都用来请教育干事

吃饭了。 

他眯起眼睛，后退一步，叉腰端详我墙上的一幅水墨雪景，屏息了一会，转身说，你不还

夸奖过我的书法?你都看得上，可我当时想在县文化馆搞个书法展都通不过。一些大官名人的

字，那也拿得出手?人不也是什么书法研究会的名誉主席，副主席，还好意思登到报上! 

我问他还写字吗? 

书法吃不了饭，正像你写的书一样，除非有一天我也混成个名人，就都跟到你屁股后面来

求墨宝了。这就是社会，我算是看透了。 

看透了也就甭说了。 

我来气! 



那你就还没看透。我打断他，问他吃饭了没有? 

别张罗了，我待会叫个车拖你一起上饭馆，你说哪里就哪里，我知道你时间精贵。我先把

要说的说了，我来找你帮个忙。 

帮什么忙?你说吧。 

帮我女儿进一所名牌大学。 

我说我不是校长。 

你也当不了，他说，可你总有些关系吧?我现在算是发财了，可在人眼里，到底也还是个投

机倒把做买卖的，我不能叫我女儿跟我这辈子一样，我要让她进名牌大学，将来好进入上层

社会。 

再找个高干的儿子?我问。 

那我管不着，她自己会知道该怎么办。 

要是她就不找呢? 

你跟我打岔，这忙你到底帮不帮? 

这得凭成绩，这忙我帮不了。 

她有的是成绩。 

那考就得了。 

你真迂腐，那些大官的子女都是考上的? 

我不调查这些事。 

你是作家。 

作家怎么的? 

你是社会的良心，得为人民说话! 

甭逗了，我说，你是人民?还是我是人民?还是那所谓的我们是人民?我只说我自己的话。 

我看中的就是你说的都是真话。 

真话就是，老兄，你穿上大衣，找个地方一起吃饭去，我饿了。 

又有人敲门了。开门的是个我不认识的人，拎个黑皮塑料包。我说我不买鸡蛋，我出去吃 

 

饭。 

他说他不是卖鸡蛋的。他打开提包让我看，里面没有凶器，不是作案的流窜 犯。 

他怯生生拿出一大叠稿纸，说是特地来找我请教，他写了一部小说，想请我过目。我只好

让他进门，请他坐。 

他说他不坐，可以把稿子先留下，改日再来拜访。 

我说甭改日了，有什么话这会就可以说完。 

他便双手在口袋里摸索，掏出一包香烟。我递过火柴等他赶快点着烟好把话讲完。 

他结结巴巴，说他写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我只好打断他，说我不是新闻记者，对真实不感兴趣。 

他更结巴了，说他知道文学不同于新闻报道，他这也还是一部小说，只是在真人真事的基



础上加以合理的虚构。他请我看的目的是看能不能发表? 

我说我不是编辑。 

他说他知道，他只是想请我推荐，包括修改，如果我愿意的话，甚至可以署上我的名字，

算是合作，当然，把他名字放在后面，我的名字在前。 

我说要署上我的名字恐怕就更难发表了。 

为什么? 

因为我自己的作品都很难发表。 

他哦了一声，表示明白了。 

我怕他还不十分明白，又解释说，他最好找个能发表作品的编辑。 

他不说话了，看得出来犹豫不决。 

我决定帮他一把，问，您是不是可以把这部小说拿回去? 

您能不能转给有关的编辑部?他瞪大眼睛反问。 

由我转不如您直接送去，没准还少惹点麻烦。我露出笑容。 

他也就笑了，把稿子搁回提包里，含糊说了声感谢的话。 

我说不，我感谢他。 

又敲门了，我不想再开。 


